
6 2 0 2 4 年 1 0 月 2 4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 徐缓 版式设计 李杨文化中国行·沃土春晖

台静农先生是我宗家长辈，我们虽
同出生在叶集镇，因他比我年长30岁，16
岁即到外地求学、工作，他24岁那年回乡
搜集民歌，而我尚未出生，所以从未见过
面，但他的文学、诗词以及书法、绘画作
品，我接触的很多，他30岁后，从事高等
教育，兼事文史著述和书画创作终生。

新文学的斗士

二十世纪初，在1919年五四运动推
动下，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不断掀起高潮，
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很多反帝反封建
的新文学作品的斗士，他们向当时广为
流传的鸳鸯蝴蝶派和一些市侩颓废文学
进行无情的挑战。台静农就是一位勇敢
的斗士和挑战者。

台静农9岁入私塾启蒙。1913年，在
“洋务运动”影响下，叶集开明人士借火
神庙办起了一所学堂，以《左传》“明耻教
战”典故取名为“明强小学”。这时11岁的
台静农与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韦素
园、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等均到明强
小学读书。

这虽是一所乡镇小学，可教师都是
一些满腹经纶、思想开明的人士。他们经
常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无神论。
时间不长，韦素园、台静农他们几个便带
头剪了辫子。接着又觉得学堂与庙宇并
立，颇不相称，众多菩萨，格外刺眼。于是
他们团结一批思想激进的同学,一夜之
间把庙里的菩萨全推倒砸烂了，并在庙
前廊柱上正式挂起“明强小学”的牌子。
此举在镇上引起不小的风波。一些信神
的人，冲进学校砸了课桌，学校被迫停了
几天课。这件事使台静农深感，封建迷信
在中国根深蒂固，光推倒泥菩萨是不行
的，要推掉人们心中的菩萨偶像才行。

1918年，16岁的台静农从明强小学
毕业到了汉口中学就读。从小镇来到大
都市，台静农眼界大开。他给同学们寄去
一帖表明心志的条幅:“立定脚跟撑世
界，放开斗胆吸文明。”可见他对现代文
明的向往和追求。为了打破束缚，他与从
明强小学去阜阳师范学校求学的李霁

野、韦丛芜等办起了《新淮洲》刊物，宣传
新文化运动。台静农常有宣传新文化文
章发表。1922年1月23日，他的一首数十
行长诗《宝刀》，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
上。现摘抄几行：

“……
刀啊！
你是辅助我祖先残杀恶魔的，
现在且来助我了！
但是人类的恶魔多着咧，
一个你怎能结果得尽呢？
你怎能化作无量的你──
比恒河的沙还要多些，
来辅助这无数被恶魔压迫的同胞？
我的热血沸腾了，
我的灵魂愤极了！
我再不能有一刻容忍了！
我的刀啊！
伴我去呀！
恶魔正同我们好兄弟战斗着咧！
再不去──
我们的好兄弟，
一定会被恶魔战败的！
……
快去呀！
除了一个恶魔，
且作一次的凯旋，
我愿继续的奋勇，
永远不断的凯旋！
……”
这是一位20岁的青年的心声，是用

宝刀刺杀统治人民的恶魔的心声！足见
台静农青年时爱憎分明的战斗性格！
就在这年秋天，台静农离开学校，到

当时“百家争鸣”的北京求学，进北京大
学中文系，作为旁听生听课。不久，去苏
联留学的韦素园从苏联回国，在北京上
俄文专修班。原在阜阳师范读书的李霁
野、韦丛芜几位同学也来到北京，他们又
共同战斗在一起。

那时间，他们比较热衷于外国文学。
李霁野试译了俄国安特列夫的《往星
中》。韦丛芜也在啃苏俄文学。台静农始
终盯住国文不放，1924年春，台静农进

入北大校长蔡元培兼所长的北大国学研
究所，不久，他们四人均聚集在鲁迅麾下
的“未名社”挥毫战斗，台静农由于写的
小说，文笔犀利，惹怒了反动当局，三次
被捕入狱，后来均被北京一些文豪大家
营救出狱，但台静农仍奋笔不止，鲁迅曾
赠诗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
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
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是1931年春所作，次年冬录
呈台静农的，这无疑是对台静农小说创
作的鼓励。并夸赞台静农的小说：“在争
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
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的作家并不多得，而静农却是不多得的
一位……”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台静农
将其所撰写的14篇小说结集，名为《地之
子》出版后，又奋力写作，连续发表十多
篇小说。这些已不再是宗法乡村的悲欢、
没落社会的病态的描述了。它追悼蒙难
的革命友人，鼓舞民众的抗争斗志。这些
文章后来编为《建塔者》专集，亦由未名
社出版。

1930年9月18号，北京左翼作家联
盟在北京成立，台静农是发起人之一，接
连发表了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为反动
政府所不容，多次被反动当局追责，均由
文化界同仁拯救出狱。台静农担心连累
同事们，便弃文从教，先后在北京辅仁大
学、女师大、山东大学、四川国立女子师
范学院、台湾大学等高校执鞭教学。但笔
耕不辍，不过这时写的主要是文学理论
和文学史方面的文章，对中国文学史研
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讴歌人民心声的诗人

台静农的诗内容是多层面的，有大

气磅礴的反帝、反封建的呐喊；有讴歌历
史和历史人物的吟唱；更有在泥土中发
掘出来的民间歌谣。当然，也不乏社会风
情的描述。
翻开他的诗集《白沙草》、《龙坡草》，

诗人忧国忧民的投枪式的诗作无不令人
敬仰。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诗作，更是激情
满怀。如写于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
上海时的《沪事》：“一击真堪敌万夫，翻怜
此局竟全输，他年倘续荆高诗，不使渊明
笑剑疏。”作者虽怜上海被日本攻占，但他
仍怀荆轲刺秦的锐志。八年军兴，日寇终
于战败投降，连“寻得桃花好避秦”的陶渊
明也笑逐颜开；又一首《谁使》：“谁使神州
错一筹，江河两戒尽蒙羞，要拼玉碎争全
局，肥水功收属上游！”这些诗句，无不反
映出诗人在抗战期间的凌云壮志。

诗人还有很多反映历史和历史人物
的杰作。如《观秦始皇车马墓》：“离横约
纵已蹉跎，颓势难挥反日戈，若使荆卿决
一剑，后来青史又如何？”读后不仅使人
理解历史，也了解了历史人物对当时历
史发展的功勋。

台静农诗作，人民性很强，他搜集整
理的《淮南民歌集》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的国
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边学习边工作，当
时研究所设有多个门类，其中就有歌谣
研究会，由北大老师常维钧(又名常慧)
负责，受常维钧的委托，回乡搜集整理淮
南一带民间歌谣。1924年8月，台静农接
受任务后，冒着炎热酷暑，走遍淮河以南
方圆400多平方公里，访问了2000多位
民间艺人和民众，有的民间艺人(主要是
说大鼓书，唱门歌一类艺人)能整段说
唱，甚至唱上百句(段)，一般受访民众也
能唱三五段或十句八句，有的只能唱三
两句，但不论受访者唱多唱少，台静农都

详细听，仔细记，白日走访，晚上整理，有
的虽然三两句，他能将所有访问记录相
关的句子相互参证，联系起来，成为完整
的段子。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采访整理，共
成稿2000多首，后因战乱及工作调动，
丢失了不少，现在出版的《淮南民歌集》
只收取了113首，而且是胡适先生发现的

《歌谣周刊》刊载过的。
这些歌谣的作者，当然不是台静农，

而是由淮南地区各行各业、各种人等的
传唱的硕果。它虽是顺口哼来的民谣，但
出自千人之口，实在十分珍贵，更珍贵的
是这些歌谣唱的都是含有泥土芳香的劳
动人民的心声。如劳作歌：“扛起锄头上
山坡，挖块荒地种萝卜，饿了它能当饭
吃，渴了它能当水喝，穷人的日子慢慢
过。”这些民谣不能算诗，它是下里巴人
之类口头文学，是人民大众心声的绽放。

当代书画名家

台静农书法、绘画作品很多，而且造
诣颇深。他在台湾大学任教时，下功夫从
事书法、绘画的创作。北师大教授、中国
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先生在21岁时即
和台静农结交，说台静农书法“错节盘
根，玉质金相，故是使我惊服”。他曾于
1986年撰《读台静农书艺集》一文，对台
静农书法进行论述，其中有云：“台静农
书法体列很多，但以明末书法大家倪元
璐 (字鸿宝 )字体为主要范本，练到极
致……”张大千先生看台静农酷爱倪体，
居然慷慨将其珍藏的倪元璐一册真迹赠
之曰：“静农乎，元璐乎，一体者乎！”“三
百年来，能得倪元璐书法精髓者，静农一
人而已。”启功撰文中说：“倪字结体极
密，上下字紧紧衔接，但缺少左顾右盼
的关系……而台老的字，一行之内，几
行之间，信手而往……到了酣适之处，
真不知是倪是台。这种意境和乐趣，恐
怕倪氏也不见得尝到的。”台静农好友
马国权先生对台静农书法艺术独有见
解，他撰文云：“台先生的书艺，可说是
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特别是对
台静农行草倪元璐书体，十分欣赏，曾

专门到台北故宫博物馆观赏载于《书道全
集》中的倪元璐真迹，惊叹“台静农写倪氏
书法，好像得到了倪氏书法真传”。

台静农绘画内容颇多，对山水、人物、
花鸟、鱼虫、果蔬都有涉及，但以画梅花见
长，一次张大千看台静农画梅花，画后，大
千随笔题了四个字“此冬心也”！台静农
说：“金冬心与杨州八怪郑板桥齐名，我怎
能攀比，大千兄过奖了。”张大千喜欢台
静农画的繁枝梅花，台静农每逢大千生
日，必画一幅繁枝梅花小品赠之，张大千
甚是高兴。张大千住所名“摩耶精舍”，其
匾额亦由台静农书写，静农画室“龙坡丈
室”匾额四个字亦由张大千书写。张大千
年长台静农四岁，台静农是张大千家常
客，与台静农情同手足，张大千去日本讲
学，将其全部收藏之价值连城的书画作
品交台静农保管，半年后，大千回国，台
静农完璧归赵，大千感叹曰：“这些物件
是我全部家当，藏在你家比放在博物馆
还保险。”可见张大千对台静农之无比
信任。

台静农还被我国教育界人士誉为
“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陈子善
先生在评价台静农时说：“我们是在宽
阔的意义上使用‘教育家’一词，它并非
指台先生和台大中文系任主任岗位上
任教20年，在主持台湾高等学府的文学
研究与文化发展工作的漫长岁月里，他
严谨的治学风格、宽厚的诗人原则与执
著的人生追求是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
当代台湾学人的。”“台先生桃李满天
下……虽然台先生没有把他教育方法
原则形诸文字……但是春雨随风，润物
无声……在台大校园内外，形成了一种
良好教学和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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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表达祝
贺之意，热烈祝贺来自
全国各地的九位作家
获得2021-2023年度

《安徽文学》奖；其次要
表达感谢之意，感谢安
徽文学杂志社、六安市
文联、叶集区委区政府
精心组织和成功举办了昨天晚上(2024年
10月19日)隆重的颁奖典礼和今天上午内
容丰富的全国知名作家走进叶集采风活
动；第三要表达欢迎之意，欢迎来自省内外
的文学创作者、文学工作者光临六安，走进
叶集，共襄盛举，共同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
繁荣和发展。

我来自本地高校皖西学院，皖西是六
安的俗称，六安不仅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为
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
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
了巨大的牺牲，孕育和形成了厚重的红色文
化和鲜明的大别山精神，六安还是大别山红
色文学的诞生地之一，自辛亥革命以来，不
同体裁和题材的红色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
涌现，无论是文人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作
品，还是民众群体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都
不仅在六安广泛流传，有的还走出六安，走
向全省和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在广泛的时
空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六安的革命

和建设发挥着文学的独特作用。六安的红色
文学作家和作品，不仅是六安革命文学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安徽文学史、中国文学
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大别山红
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叶集作为安徽的西大门，有着独特的

地理区位优势。叶集自古商贸繁荣，人文荟
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杰地灵，英才辈
出，在大别山红色文学史上也是一个重镇。
在将近100年前的1925年成立的以鲁迅先
生为领导人的北京未名社的六个成员中，
就有四个来自叶集，这就是著名的“未名四
杰”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因未
名社而形成的未名文化和未名精神传承至
今，在今天的叶集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和
鲜明的体现。实际上，与未名社和包括鲁迅
先生在内的未名社成员有关联的还有蒋光
慈、张目寒、王冶秋、王青士、赵赤坪、李何
林等一批当时的叶集人、霍邱人，他们也是
未名文学、未名文化和大别山红色文学历

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
时代发展到今天，叶集的文学之花开放

得更加繁盛，在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大花园里
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以徐贵祥主席为标杆的
一大批叶集和霍邱当代作家如群星璀璨，在
大别山红色文学的天空里星光灿烂，叶集也
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之乡。
六安特别是叶集的红色文学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要倍加珍惜和
爱护，要加强传承与创新。具体需要注意开
展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加强相关资源的挖掘、资料的

搜集与保存，这是传承与创新的基础性工
作。这项工作必须抓紧时间进行，要与时间
赛跑，否则很多资料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消失不见，再也不能加以利用，更谈不上
传承与创新。

其次要加强红色文学的研究与宣传，
要挖掘其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要扩大其
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

了不少成果，但是还
很不够，需要动员各
方力量，联合开展工
作，形成合力。叶集有
未名文化研究会，希
望能够发挥主体作
用，做出更大贡献。
第三要扶持当代

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传承大别山红色基
因、弘扬大别山红色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
文学精品力作，使大别山红色文学持续发
展，起高原，成高峰。
第四要加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红色文学

创作的学术交流与文化合作，互通有无，共同
提高；还要加强大别山红色文学与地方经济、
文化、生态的融合发展，实现互动多赢。
最后一点就是要注意培养文学新秀，

使大别山红色文学创作后继有人，后来居
上。叶集在几年前就成立了少年文学院，从
娃娃抓起，这就是非常有远见的举措，值得
借鉴和推广。
(马启俊，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

授，皖西文化研究所所长。出版个人学术专
著5部，六安地方旧志整理著作2部，主编并
出版《皖西民间文学概要》《名人与寿县文
化》《皖西红色文化人物故事读本》《六安革
命文学史》《红色金寨》等地方文化和红色
文化著作6部。)

未名文化的“未来”在哪里
马启俊

我所知的台静农先生
台运行

借用徐爷爷的话，“感谢我的童年,感谢我的红楼和红楼一角,给
了我阳光明媚的创作底色。”是的，徐爷爷童年时期的经历给徐爷爷的
创作有了很深的影响。
在那个年代里，能够有书看真得很感谢叶集“未名四杰”，他们给

家乡捐赠了不少图书。在当时特殊年代里，叶集中学一度停课，学生
不上学了，从图书馆借的书也不用还，便都被带回了家。后来，这些书
被收在一起藏进红顶小楼里，最终落入他和他的小伙伴手里。

我看完《老街书楼》，对此产生了疑问,我第一个对徐爷爷提出问
题:“徐爷爷,您童年生活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吗?张杏姑姑这个人
物有什么意义？”对徐爷爷提问时，我的心怦怦直跳，高兴又紧张，徐
爷爷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还问我想不想写张杏老姑的故事。

哇噻！我可是现场唯一提问徐爷爷又被徐爷爷提问的人哦，我可
以有几百个理由拿去炫耀了。他建议我打开想象的翅膀，去构想张杏
在大家传播老姑被通缉消逝的谣言里的内心世界以及后续故事。

他还嘱托我们一定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挑选那些能够理解
并从中获得乐趣的读物。他的话充满了智慧和鼓励，让我受益良多，从此
我又多了一位榜样——— 徐贵祥爷爷。 (叶集二小五年级学生 冯玉洁)

今天，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先生的读者见面
会，万分激动。

徐贵祥老师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听得津津有味。徐老师小
时候因为条件艰苦，没有什么书可以读，一旦获得一本书，便会如饥似
渴地阅读。而在徐老师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老街书楼》中反复
提到的小红楼。这个小楼不但满足了徐老师遨游书海的愿望，更为徐
老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见面会上，徐老师的语言幽默有趣，用生动的小故事向我们讲述

他在挫折中坚持不懈，不断努力，最终获得如今成绩的人生经历。
黄圣凤老师告诉我们，徐贵祥老师尽管诸多荣誉加身，可他仍然

很谦虚，在读者见面会开展的前一天，特意嘱咐黄老师，在跟同学们介
绍他的时候尽量简短，最好是加上标点符号都不要超过50字，把更多
的时间留给跟同学们互动交流。

我喜欢幽默又尽责的徐老师，他分享的经历也会鼓舞我继续在文
学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叶集二小六年级学生 刘梓乐)

暖黄与月白的灯光交织，照耀着整个会场。一束灯光落下，照在一
本崭新的图书上，呈现出“老街书楼”四个字。读者们陆续进场，既有蹦
蹦跳跳的小读者，也有端庄得体的大读者，但一样的是大家都怀着激
动的心情，迫切地想见到分享会的主角。

随着黄圣凤老师清脆的主持声响起，徐贵祥爷爷的文学分享会拉
开帷幕。徐爷爷铿锵有力地向我们讲述了童年“八大件”，让我们情不
自禁地沉醉其中，仿佛也变成他年少时身边的伙伴，与他一起嬉戏玩
耍。

我最期待的提问环节终于开始了，小读者们一个个高高举手，用
期盼的眼神看向徐贵祥先生。你看，一位矮矮的小男孩把手举过头顶，
脖子伸得长长的，整个人都被拉高了一段，眼睛眨呀眨，希望能够点到
他。功夫不负有心人，小男孩终于受到邀请。尽管他的问题非常天真，
但徐贵祥先生却巧妙地回答化解，令人十分佩服。

听了徐贵祥先生的种种讲述，我也想写一本小说。先阅读，后体
验；人物、故事、结构分布，令我深受启发。这一堂大师课，我收获颇满，
就好像秋天稻谷成熟时收稻的农民，只不过我收割的是知识。

我抱着有徐贵祥爷爷亲笔签名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
遍…… (叶集二小五年级学生 王梓薇)

一天晚上放学，妈妈拿给我一本书，书的封面有一栋红色小楼，还
有5个孩子在一条老街里嬉戏玩耍。小小的书楼、顽皮的少年就像一块
磁铁牢牢地把我吸引住了。我习惯性地先查找作者，一看是徐贵祥。我
想这是哪一位作家呢，赶紧翻看简介才知道他是一位军人。“咦？军人
不是上阵地打仗的吗？怎么是一位大作家呢？”

妈妈告诉我，徐老师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军旅作家呢。军人写的书
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页页仔仔细细去读，原来是

《老街书楼》里杜二三、张杏、乔司令(乔大桥)、乔二桥、老虎(吴小根)、
张麦他们一起上学、成长的故事，以及启老师耐心教导一群十二三岁
的小孩子的精彩故事。徐老师写的故事太好看了，让我耳目一新，比如

“偷窃”连环画；比如玩打仗游戏；比如老虎的一句口头禅:“高,高，高
老庄的高，实在是高”，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新奇，每一个人物形象都
让我印象深刻。
周五晚上，妈妈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周日下午少年文学院上公益

课，徐老师会和你们见面，给你们上一节文学课哦!”我听了，一蹦三尺
高！憧憬着即将到来的一天，也期待我和同学们在活动中有出色的表现。

上课的时候，我们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徐老师，他是多么和蔼可
亲啊!徐老师给我们讲诉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
问徐老师:“《老街书楼》是您在十二三岁写的吗？”徐老师跟我们说，写
文章像盖房子，十二三岁的经历就像泥和沙，不断积累，经过几十年的
沉淀，才构成今天的《老街书楼》。
在这堂课里，我很受启迪，我快八周岁了，我也要向徐老师学习，处

处留心，多积累，终究有一天，我也可以像徐老师这样，构建一栋漂漂亮
亮的房子，写写我的家乡，“未名四杰”的故乡，“文学之乡”——— 叶集。

(叶集实验学校三年级 漆祥熙)
指导教师：吴泽红

叶集区文学院小院士

悦享文学盛宴

10月20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
金会理事长徐贵祥来到叶集区图书馆举行新
书《老街书楼》读者见面会。他与在场的青年读
者和小读者们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以及
个人的写作经历，并就如何做好阅读和写作提
出了一些建议。

徐贵祥说：“叶集不仅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也是一片文学的沃土。这个地方是‘未名四杰’
的故乡，确实涌现出很多文化人、文艺人、文学
人，这种历史积淀必然形成一种氛围，对现在孩
子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他们脸上洋溢的
自信和阳光，构成了他们这个时代的底色。”

《老街书楼》是徐贵祥在丰富生活的基础
上，用自己的记忆、积淀，加上深入思考升华后
创作的，写出了一群渴望阅读的孩子们的成长
经历，情节真实感人，人物鲜活生动。
徐贵祥回忆了对家乡小时候的印象以及

最早让他开启对文学艺术想象的场景，并介绍了老街书楼的“原型”
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有关故事。谈起家乡，他滔滔不绝，用生动
有趣的语言描述其中的人、景和物，让在场的读者们无不认真聆听。
如何开启文学创作？徐贵祥告诉读者，一个起点是兴趣，兴趣是

通向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兴趣就是天才，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兴
趣。很大一部分是由兴趣来决定的。你只要有兴趣，你就会去捕捉。
另外两个支点是阅读和体验。关于阅读，徐贵祥告诉读者，阅读

书本要读喜欢看和看得懂的书，一定要找到你特别喜欢的。只要是
你看不明白的，不喜欢看的，扔掉。当然被你扔掉的有可能是好书，
过一段时间再拿起来看，再看不下去，再扔掉，不管是谁的。如果你
最后还是看不懂，还是不喜欢，而且它又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名著，那
你就不要看了。有的好书你可以看一遍、两遍、三遍，有些书你知道
文学史上有这个东西就行了。
徐贵祥在给小读者的建议中说，读大于书。老师要向孩子推荐

合适的书。相信一定会有一本最适合你的书。在不停的选择取舍中
建立自己的阅读“根据地”。
徐贵祥还说到文学创作的三个重点是人物、故事、结构。要学会培

养观察力、想象力、审美力、鉴别力、记忆力。他通过生动的例子让大家
更好地理解，如何打开想象力，提高审美力、鉴别力。
在分享完个人的创作经历和关于阅读与写作的经验后，徐贵祥

回答了小读者们的提问。青年读者和小读者们都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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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千里，乡情难忘。2024年10月20日，对叶集
区少年文学院的孩子们来说是激动人心、意义非凡的
一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老街书楼》的作者徐贵祥来文学院给孩子们上课啦！
活动开始，细心的徐贵祥老师关注到现场的读者从

8岁到70岁不等，他就从《老街书楼》里童年那些事讲起，
少年叙事角度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倍感亲切，沉迷其
中。特别是他深情地回忆故乡的八大件：两口井、两座
楼、两棵树、两条河，如一幅幅画卷铺展在创作的路上，
不断给大家灵感和启发。乡情是一辈子也割不断的根，
回忆、不断地回忆，久而久之就成了故事成了书。徐老师
不愧是会讲故事的高手，一堂课一开讲就抓住了听众的
心，他用自己的记忆唤醒大家内心深处童真而美好的
回忆，我想听不到回声都难。

徐贵祥老师还是调动气氛的高手，他与叶集区作
协少年文学院的小院士们亲切互动的场景令人感动
而欣慰。
是的，他们对阅读、对文学的热爱和渴望似乎与

《老街书楼》里的杜二三那群孩子是一样的，虽然我
不是启老师，但跟他们在一起，也会被他们脑袋里的
奇思妙想和“十万个为什么”感动，尽管他们是一群
平均年龄10岁左右的孩子，但每次去给他们上课，我
总要倒逼着自己去看他们喜欢看的书，去精心准备他
们喜欢的课。因为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被他们下了套。
从他们那里，我深切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从某种
意义上讲，我们何尝不是彼此的摆渡人？这也更坚定
了我们要把每周公益课开下去的决心。

孩子们不仅争先恐后地与徐老师分享阅读体会，
还问起稀奇古怪的问题。杜二三那群孩子是不是就是
您和儿时的玩伴，童年记忆对您的创作带来哪些影
响？小说里张杏的姑姑有什么意义？您写得那群孩子
十来岁，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老街书楼》的呢？

也是12岁吗？我翻遍了整本书也没找到杜二三续写
的柳芭故事，那您能把这个故事续写下去吗？《永不
消逝的马蹄声》什么时候能出版呢？……眼前的徐贵
祥就是孩子们心中的陶大伯、启老师，他们旺盛的求
知欲在瞬间被点燃。孩子们在徐老师眼中似乎成了当
年指导员眼中的自己。“这些孩子不得了！”这回声化
作春雨滋润了孩子们心中的文学小苗。

徐老师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不仅逐一给出解答，
还把小说创作的技巧和方法传授给他们，告诉大家兴
趣是起点，阅读与体验是支点，人物、故事和结构是
重点，观察力、想象力、鉴别力和审美力是着力点。他
还说《老街书楼》就是从十几岁开始写的，今天终于
成书了，引导他们去构想张杏姑姑和柳芭的故事，鼓
励大家也去写一写。相信若干年后大家再回忆起这堂
课，记忆里装的不仅是一本书，一个会讲故事的老
头，还有撞击文学圣地的那阵回声飞过旷野。即兴赋
诗：老街远去已沧桑，雅阁童声绕栋梁。稚子频提三
二问，导师巧引杜乔航。上岗无路勤寻渡，开卷居心
时觅枪。幼长对言醍灌顶，英雄山上七弦扬。

活动结束后，有人问我：“吴老师，孩子们的问题
是提前预设好的吗？”这怎么可能呢？真情实感是我
告诉他们的写作灵魂，我宁愿他们不提问，也不要去
做言不由衷的附和与无病呻吟的抒怀。我给他们的启
发仅仅是：去读《老街书楼》吧，结合自己的阅读感
受，想问啥就问啥？
如果他们没有认真阅读《老街书楼》，是不会谈得

那么深刻的，更不可能问出那么多充满幻想和期待的
问题。唯有真读真思才会有真问题。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有个美好的童年，在记忆深
处装满榜样和大爱，等待真善美的花儿绽放，成长为
桥上看风景的人。就像《老街书楼》里说的——— 让我
惦记的那些人都过上好日子。

记忆的回声里相遇《老街书楼》
吴泽红

10月20日，来自省内外50多名知名作家走
进叶集区实地采风。
叶集被誉为中国“文学之乡”。作家们参观

了叶集红色文化展览馆、台静农纪念馆，感受
叶集厚重的历史文化。
“明永乐年间，一位由歙县徒居霍蓼的叶姓
徽商开族，形成聚落，立埠经商，结市成集，时属
霍邱县衙便随姓登记造册，命名为叶家集，清末
这里集市繁荣，‘长街五里一片繁荣景象’，经济
贸易尤为活跃，辐射周边30多个乡近50万人口，
为江淮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在参观叶集红
色文化展览馆时，大家饶有兴致地听讲解员讲
解“叶集”名字的由来，感叹历史的变迁。
参观叶集区江淮果岭基地，大家看到产业

振兴对乡村的带动，文旅发展促进乡村繁荣的

现实景象，并认真了解叶集在围绕产业兴农，抓好江淮果岭
作出的“土特产”文章。

本报记者 张玉 王正超 文/图

全全国国知知名名作作家家走走进进叶叶集集采采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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